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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懂事以来，我对老鼠就深恶痛绝。除了它贼眉鼠眼丑陋的外表，难听的吱吱叫
声，肆无忌惮地东奔西跑，随处拉屎拉尿臭气熏天，尖牙利齿啃坏东西，更是源于对它
认知的恐惧。

小时候听大人们讲，老鼠是个不祥之物，如果你的衣物被它咬过，你就会生病；老
鼠会传播鼠疫，如果你的身体被它咬了一口，你就可能得鼠疫乃至于死亡。有一次妈
妈睡觉时不幸被老鼠咬到脚趾头，惊恐中她真的害了一场大病，四处求医问药几个月
才治好，于是我对老鼠更加恐惧。

为了对抗老鼠，家里养了一只大麻猫，它可是捕鼠能手，有时还捉了老鼠把它弄
个半死，欲擒故纵地教自己的孩子们学习捕鼠技巧，从此家里才得安宁。

我结婚成家后，家里的老鼠更加放肆，特别是我先生出差不在家的日子。那时我
们蜗居在三十多平方米的陋室里，老鼠肆意地在墙壁裸露的电线上“杂耍”：或单只或
三五成群，或拖家带口，要么一溜烟跑过去又一溜烟跑回来赛跑，要么单脚或双脚挂
在电线上荡秋千，眼睛看着我吱吱叫着仿佛向我示威，吓得我扯过被单蒙住头。

先生回来后，在家里阴暗角落都放了老鼠夹。有一次幼小的侄儿把手伸到床底
下捡玩具，忽然“妈呀”一声大哭起来，原来他被老鼠夹夹住了手掌，我们心疼极了。
害怕老鼠夹伤到孩子，从此弃了老鼠夹，先生只得晚上半夜起来“关门打鼠”。

后来搬过几次家，楼层越来越高，老鼠不畏楼高艰险尾随而来。那时家里也养过
猫，奇怪的是猫竟然和老鼠和平共处，井水不犯河水。特别是搬到学校居住后，先生
又一次调到县城工作，我成了留守老人。狡猾的老鼠似乎消息灵通，大举搬迁到我家

“安居乐业”。不仅晚上在窗帘上蹿下跳，几只老鼠还“掀开”筲箕，喊着号子一起抬走
我放在桌子上的一块腌肉，甚至大白天在我面前招摇过市。浴室顶棚、鞋柜、壁柜、洗
衣机底盘，它们到处安家。它们把整盒抽纸，柔软的毛衣、毛巾、袜子，新棉絮里的棉
花，搬去“铺床搭屋”，在我刚换洗过的沙发上留下臭气熏天的屎尿。这些我都忍了，
可恶的是它们偶尔在深夜还会来我耳朵抓刨一爪，或者从我脸上、头上踩过去，害得
我夜夜开大灯，手里拿着晾衣杆，胆战心惊不敢睡觉。

怎么办？怎么办？朋友听说了教我买来粘鼠板，安放在房间不同的位置。不久，
这里砰砰响，那里吱吱叫，随后是踢踢踏踏的挣扎声。我不敢起床查看，赶紧扯过被
子蒙住头捂耳闭眼任其所为。

第二天醒来，我到储物间准备从冰箱拿鸡蛋煮早餐，却见地上粘鼠板上躺着一只
硕大的老鼠，它见我过去，立即睁开眼睛愤怒地看着我，吱吱乱叫挣扎了几下就闭眼
不动了。我吓坏了，赶紧退回来到阳台上打算洗漱。阳台上粘鼠板上又一只大老鼠
同样瞪着眼睛看着我，吓得我脸也不敢洗，拿着教材备课本落荒而逃。

我给同事们讲了粘鼠的事，大家笑我胆小怕鼠，纷纷给我出主意：有的说直接把
它乱棍打死，有的说把它扔进水桶淹死，有的说把粘鼠板卷起来扔出去……然而胆小
的我这些都不敢付诸实施。

上完课后惊魂未定的我不敢回家，一位体育老师霸气地说送我回家帮我灭鼠。
待我们打开门却惊呆了——储物间那只硕大的老鼠啃掉了粘鼠板老鼠头部躺过的位
置已经逃之夭夭，阳台上的老鼠也不知所终，只留下残存鼠毛的残破粘鼠板。

之后粘鼠板在我家形同虚设，要么是狡猾的老鼠不再踏足，要么是粘住了我也无
可奈何，任它慢慢想法逃走。

寒假结束归来，打开房门，眼前的一幕惊呆了我：粘鼠板上横七竖八躺着一只大
老鼠和两只小老鼠僵硬的尸体，我当时不在现场不知道发生的情况，猜测可能是一只
小老鼠经不住诱惑踏上粘鼠板被粘住，吱吱叫声引来了救子心切的母亲，她一个箭步
跳上粘鼠板，但事与愿违，不仅没有救出自己的孩子反而被粘住动弹不得，不远处的
另一只稍大的老鼠听见妈妈和弟弟的呼救声也跑上去救助，结果也不幸搭上了自己
的小命。那也是几条鲜活的生命呀！而且是母子三鼠。想着想着，我的心隐隐作痛，
不禁悲从心来，潸然泪下。随即，我默默撤走了家里安放的所有粘鼠板。

然而，老鼠并没有因为我的悲悯和善意而善罢甘休。它们变本加厉地穿梭于我
的房间，甚至报复似地啃坏我的物件。于是先生回来一次，就放一次老鼠夹，每次总
有所获。

意外还是发生了。一天早晨，我被阳台上凄厉的鸟叫声惊醒。跑过去一看，一只
鸟儿被老鼠夹夹住已没了生命迹象，另一只鸟儿在旁边焦急地走来走去凄厉地叫着，
那场景，让我眼泪哗哗地流。早知如此，我就叫先生不要安放老鼠夹呀，哎呀，真是肠
子都悔青了。不过至今我没想明白，阳台三角梅树枝上我专门给鸟儿们安装了一个
食盒，盒子里有吃的，花盆里也放了吃的，它为什么还会飞下来去啄放在阳台角落老
鼠夹上的诱饵？

我们把被误伤的鸟儿取下来，庄重地安葬在泥土里。洗净了老鼠夹闲置一隅，不
再安放诱饵了。

一天我去收拾阳台，老鼠夹上竟然有一只死耗子，吓得我心惊肉跳，此后还发生
过同样的事情。我十分纳闷，都没有诱饵了，老鼠为什么还要往老鼠夹上扑腾，难道
是为了好玩吗？我百思不得其解。

粘鼠板不能放，老鼠夹不能安，老鼠药不能用，猖獗的老鼠却让我不敢睡觉
甚至彻夜难眠。我该怎么办啊！

一天我在《人生没什么不可放下》一书中读到这样件轶事：
弘一大师（李叔同）独居桃源山中时，山鼠扰害，昼夜不宁。室中经书、

衣物，甚至寺中佛像，常被老鼠噬咬，并在佛像上落粪。
弘一大师为避此患，便翻阅旧籍。书上记载饲
鼠之法，云：“饲猫之饭饲鼠，则可无鼠患。”大师

便以米饭饲鼠，每日两次，每次开饭前敲钟通
知。如此积以时日，鼠
一闻钟声便出洞觅食，

不复咬损寺中物件，亦
不随处落粪。从此以后，
彼此相安无事。

有人疑问：鼠类生殖
太繁，将来后患无穷。弘
一大师劝慰道：“以我多年
饲鼠之经验，虽然看到它们
屡生小鼠，但大半自然死
亡，生存下来的不多，不足

虑也。”
不知弘一大师此

法是否有效，我该不
该试一试？

（作者系重庆市
作协会员）

捕鼠记
□汪万英 “来啃西瓜咯！”

傍晚在小区外面散步，听到
一声吆喝。街边一个西瓜摊闯
入眼帘——它在一片喧闹热浪
中显得格外安静。

老板大约三十岁，清瘦，皮
肤白皙细腻，不多话，看起来甚
至有些儒雅。他拿了一根塑
料板凳坐在街边停着的小
货车旁边，悠闲地穿着两
片凉拖，摇着一把蒲扇。

我好久没有看见
这种老式的蒲扇了，
不由自主地走近，刚
靠近他的摊位，就
闻到了空气中飘来
几 缕 花 露 水 的 味
道。一瞬间，我脑子
里突然想起了外婆那
句呼喊：

“思娃子，来啃西瓜咯！”
那时候外婆住在一个叫郁山的镇

上，每次一放寒暑假，我拿了作业收两
件衣服就迫不及待地往镇上跑。外婆
家在一处风景很好的地方，自己修的两
层楼，隔壁邻居都是些亲戚朋友。

我妈是家里的老大姐，我自然也是
我们这一辈的老大。到了外婆家，几个
表姐妹第一件事就是放下书包溜到隔
壁只大我一岁的小舅舅家去玩，他梳着
上世纪 90 年代流行的小分头，笑嘻嘻
地带着我们一起去抓蝌蚪，用长竹片做
一个圆形的工具，缠上蜘蛛网去捕蜻
蜓。最小的小表妹撒娇走不动了，他就
背着她，带着我们一群小跟班，在小镇
中心小学旁那齐大腿深的小溪边抓螃
蟹。有一次玩得太嗨，我脚一滑摔趴在
溪水中，被湍急的溪流冲着往下游带，
情急之中拼命抱住水中一块大石头，一
句话都喊不出来。眼看着要抱不住了，
心想完了这次要挂掉了，小舅舅看见了
被冲出去的我，冲过来一把把我拎了起
来……说起来也算是生死之交了。

回来后没安生几天，我想啃苞谷，
就出馊主意说，这几天我暗中观察，发
现邻居家那片苞谷长得特别好，它们已
经是成熟的苞谷，可以被我们吃了，不
如我们一起去邻居家地里偷苞谷吧。

这个建议一出来，小伙伴们一呼百
应，大家都很兴奋。

那时候十岁出头，精力旺盛说干就
干。我们观察了一下地形，要从外婆家
去邻居家地里，得路过他们家大门，那
大门又随时开着的。我们派出侦察兵
打探得知，他们虽然开着门，但人都在
堂屋里搓麻将，旁边围观的人也没有往
房门外面看。

于是，我们大大方方浩浩荡荡地列
队从邻居家门前走过，到了地里开始散
开成作战小队模式，开心地掰苞谷。

掰着掰着，小舅舅有点不放心，就
给只有七岁多的小表弟说，你去站在他
们门口放风，要是发现他们要出来，你
就咳嗽一下通知我们。

小表弟很郑重地点了点头，蹑手蹑
脚地溜去邻居家门口站着，偷偷观察里

面的一举一动。
不一会，他看见我们掰得那么起

劲，有点着急怕没人给他掰，就站在邻
居家门口大声朝我们喊：“小表叔，姐
姐，你们给我多偷几根大的哟！”

被邻居抓回去后，我们排成一排被
外婆拿着蒲扇打屁股，被打了还互相看
一眼忍不住笑，一笑一个鼻涕泡。接着
我前几天差点被冲走的事也暴露了，被
外婆骂了个狗血淋头。

晚上，我把自己关在大舅房间里生
气，赌气不吃饭。专门挑这个房间是因
为它有一扇窗户，正对着房子外面的大
坝子和水泥砌的乒乓球台。那群没肝
没肺的猪队友们在外面玩得可嗨了，在
乒乓台上开晚会，附近邻居家包括今天
偷苞谷那家的小孩们坐在下面拿手电
筒晃着给她们打灯，小表弟坐在外公的
摇摇椅上摇啊摇，差点没把我气死。

一会儿，外婆端了一大搪瓷盘切好
的红彤彤的西瓜过来，小伙伴们一拥而
上开始一人一块拿着啃。我流着口水
更生气了，把窗户用力一关，生怕他们
听不见动静。果然，不到三秒钟，外面
就传来外婆的那声呼喊：“思娃子，来啃
西瓜咯！”门一开我就冲了出去，拿着西
瓜就啃，一口汁水在嘴里炸开，甜甜
的。外婆一边给我喷花露水，一边用蒲
扇给我扇风，说给台阶就下一直是我从
小的优秀品格。

……
“妹儿，要称西瓜吗？”回过神，老板

正摇着蒲扇看着我。
童年那个夏天已经过去了，外婆也

已经走了二十多年了。我买了半块西
瓜，让老板切成当年的形状，他递给我
的时候我突然说：“你能不能对我说，思
娃子，来啃西瓜咯？”他愣了一下，随即
眼神温柔地点了点头。

二十多年后，在重庆这个充满烟火
气四十多摄氏度的夏天夜晚，有个人站
在街边对我说：

“思娃子，来啃西瓜咯！”
（作者系重庆地质作协会员）

啃西瓜咯
□张思思

能懂的诗

秋月清澈，洒在土墙村的大地上，

泛起银白的光。那个名叫新作坊的院落

还在吐露着古老的青瓦和土墙。

佝偻的屋舍，是光阴沉默地守望，

烟囱里不再有袅袅炊烟，只有往事在飘荡。

旧篱笆的影子，恰若水墨起伏的山峦。

田埂上的野草，在晚风中摇曳，

似在诉说鬼魅故事和萤火虫的时光。

纵横山野的小路，印满了追梦的足迹，

而今已被荒芜的岁月和尘埃掩埋。

明月高悬，照亮了那棵孤独的老黄葛树，

斑驳的树荫下，歪斜的石径和丑怪的石凳

是我们曾经上学的阶梯和嬉戏的地方。

纸飞机的童年和笑声，仿佛还在耳边回响，

小伙伴们却不知散落在了何处天涯。

（作者单位：重庆市合川区文化馆）

在土墙村的秋月下
□胡中华


